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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由于许多澳大利亚人居住在水道附近，因此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培养游泳和水上运动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澳大利亚是一个体育强国，尤其在游泳方面，游泳是该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

蒂莫西·林奇，澳大利亚莫纳什大学

一项成功的奥运项目。澳大利亚近一半的奥运金牌都来自这项运动。

众所周知，游泳等水上活动在澳大利亚文化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游泳和水上活动是澳大利亚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澳大利
亚水上安全委员会，2008），因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能接触到水并参与水上活动。

截至2001年6月30日，超过80%的澳大利亚人（85%）居住在距离澳大利亚海岸线50公里以内，略高于1996年的83%。大
多数沿海居民居住在首府城市，因为其中七个首府城市都位于沿海地区。然而，澳大利亚首府城市以外的沿海地区发展迅
速。（澳大利亚统计局，2004年）

澳大利亚在游泳项目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澳大利亚是继美国之后，奥运会游泳项目成绩第二好的国家（澳大利亚
游泳协会，2012）。在2012年伦敦奥运会前夕，对澳大利亚社会基层游泳教育进行调查可谓恰逢其时。本文将反思这些经验，并通过
叙述性文章��即“故事线”��进行分享。悉尼大学教师教育与艺术教授罗宾·尤因（Robyn  Ewing）将“故事线”定义为交织在一起的
叙事线索，从中涌现出各种理念、主题和模式（2010）。本文通过对故事线的反思，强调了作者对包容性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的信念，
并探讨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社区中此类合作的实践过程。对这一社区项目的探索采用了自传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自传
民族志是“高度个性化、揭示性的文本，作者在其中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将个人经历与文化联系起来”（Richardson，2000，931）。
因此，读者被邀请进入作者的世界，并反思自身的相关经历（Sparkes  200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定性研究经过多年发展，在体育和
体育教育领域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并且是教育领域首选的研究方法，但在许多国家，它仍然是少数研究方法（Sparkes  2008）。

澳大利亚社会中的游泳教育

社区游泳项目。此外，通过这个例子，读者可以进入作者作为项目先驱的世界，并共同探讨在发起合作机会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动态因素。

摘要：本文旨在运用自传民族志定性研究方法探索一个社区游泳项目。自传民族志是一种研究和写作方法，旨在描述和系统地分析（ography）个人经
验（auto），以理解文化经验（ethno）（Ellis  2004；Holman  Jones  2005）。

作者通过对童年时期游泳经历的反思，以及作为小学教师、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专科教师和教师培训师的成年后游泳教学经历的反思，阐述了水上
运动实践和教育如何塑造了他的信念，并最终促使他发起⋯⋯

更具体地说，这涉及到对澳大利亚社会中合作游泳教育过程中的课程准备、参与者收益和障碍进行批判性分析。

关键词：游泳、水上安全、健康与体育教育、合作

培养小学生、职前教师和课堂教师的游泳能力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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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这项史无前例的合作，它为许多孩子播下了机会的种子，让他们有朝一日能够参加奥运会（如果他们的能
力允许的话），或者通过涉及水的体育活动享受健康安全的福祉。

这种信念激发了必要的动力，促使我们在莫纳什大学（吉普斯兰校区）教育学院的小学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中，创
建了单元  EDF2611“体验水生环境”所确立的路径。在该课程中，选择体育教育专业方向或选修  EDF2611  的教育系
学生

安全。然而，人们越来越担心水教育正在减少（Peden  等人）。
2009）。此外，“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协作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责任，确保孩子们不会错过学习这些
重要的救生技能”（Larsen，2013）。因此，有人认为，游泳和水上安全应该成为学校课程的组成部分，并采用优势视
角的方法，这有可能在短期和长期内降低溺水死亡率（Lynch，2012）。优势视角“支持对健康教育的批判性观点，以
学习者为中心，关注社区的结构性促进因素、资源和制约因素，并通过资源导向和能力提升的学习方法来实现”
（Macdonald，2013）。研究表明，教师对游泳和水上安全概念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有信心参与到泳池活动中
（Peden等，2009）。

作为  SAT  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  EDF2611  单元研讨会的一部分，大学生们为当地小学生提供了低比例、高质量的免
费课程。

这样的途径能够培养小学生、职前教师教育学生（职前教师）和学校教师的游泳能力和自信心。

“体验水上环境”选修课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游泳和水上安全方面的知识，并最终获得以下资格证书（维多利亚州教
师协会的注册要求）：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  (ASCTA)  颁发的澳大利亚游泳教师  (SAT)  证书、澳大利亚皇家
救生协会  (RLSSA)  颁发的铜牌证书以及  RLSSA  复苏课程证书。ASCTA  是澳大利亚最高级别的专业游泳机构，其课
程获得国际游泳教师协会联合会  (IFSTA)  的认可。

我的游泳能力得益于机遇。我家搬到了维多利亚州中北部的一个小镇，和许多澳大利亚乡村小镇一样，体育运动
是当地居民的日常活动。我家附近就有游泳池，我和两个哥哥每年夏天都会在那里待上很长时间。正是这些机会培养
了我的游泳自信和能力。通过自学和同伴的帮助，我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我喜欢在当地的游泳池游泳，
练习各种高难度的跳水动作，并在跳板上展示我的胆识。我们和朋友家人一起在水坝里划船捕捞小⻰虾，在小溪、河流
和湖泊里游泳消暑，也享受钓鱼、滑水等水上活动。正是维多利亚州乡村游泳池的这些机会，为我日后安全愉快地参与
水上活动奠定了基础。

小时候我的游泳水平一般。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对水的热爱，以及能够适应各种水域环境和条件的自信。直到
小学三年级（大约八岁），我才学会踩水，并敢于尝试游到比我站立深度更深的地方。学校很幸运地拥有一个游泳池，
但我的进步完全得益于一位老师，他愿意抽出时间在放学后指导孩子们游泳。虽然学校课程里有游泳课，但每次下水
的时间都不够长，不足以让我的游泳水平得到提升。直到十一岁，我才掌握了多种泳姿。

通过描述和分析我的个人经历、我的故事，读者将被邀请进入故事情节，从而更好地了解澳大利亚社会中的文化体
验⋯⋯

国际体育与社会杂志

游泳背景：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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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西亚比队里大多数游泳运动员年纪都大，而且克服了很多逆境。

这所四年级班级里有一位才华横溢的游泳运动员，她后来代表学校参赛，她就是艾丽西亚·库茨。现
年24岁的艾丽西亚将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伦敦奥运会，比赛项目包括女子100米蝶泳、4×100米自由泳接
力和200米个人混合泳。2008年北京奥运会上，艾丽西亚实现了她毕生的梦想，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比赛中获得第五名。2010年，艾丽西亚在德里英联邦运动会上表现出色，斩获五枚金牌，荣获2010年度
Telstra最佳游泳运动员奖。“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库茨身穿纺织泳衣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
快成绩，并被选为英联邦运动会闭幕式上的澳大利亚代表团旗手。”（澳大利亚奥委会，2012年）

直到十岁才学会游泳，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恐惧和尴尬。

因此，让儿童做好安全参与水上活动的准备，并提供终身安全接触水所需的技能和知识的最佳时机是在
童年时期（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  2010）。

这往往与不会游泳有关，尤其当其他孩子或同龄人都能游泳时，这种感觉会更加强烈。这段经历让我受
益匪浅，也为我日后在教学生涯中为孩子们提供游泳机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非每个人都拥有我这样
的人生经历和机会。因此，小学，尤其是小学教师，在为所有孩子提供学习机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在布里斯班。和学校其他班级一样，这个班级在第一学期每周上一次游泳课，持续六周，最后以学校游泳
嘉年华（游泳比赛）作为总结。游泳课期间，老师们会在巴士上监督孩子们，然后远远地观看游泳教练进
行40分钟的课程。第四学期（澳大利亚一年有四个学期）还会安排另一个为期六周的游泳课。

游泳嘉年华的目的是让大家齐聚一堂，参加各种不同水平的比赛项目。孩子们会为了各自的学院颜
色而全力以赴，理想情况下，比赛氛围轻松友好。嘉年华期间，所有孩子的进步和能力都会得到庆祝，但它
还有一个更重要的目的：选拔出一支优秀的游泳代表队，让有天赋的游泳运动员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力。
这种游泳体系在昆士兰州的小学中很常见，至今仍然如此。

对个人经历的描述和分析，作为自传民族志方法的基础，一直延续到我的成年生活。童年经历中的早期感
受，在我18年的教育生涯中不断得到强化。1996年，年仅21岁的我，在执教的第二年，就在圣马修小学教
四年级。

艾丽西亚从小就展现出游泳天赋。“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就跟我说，他觉得我会去参加奥运会”
（Grossetti  2012）。艾丽西亚九岁（四年级）时，在布里斯班的克利夫兰遇到了她以前的游泳教练大卫
·厄克特。

艾丽西亚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父亲于  1994  年  11  月因霍奇金淋巴瘤去世。

库茨青少年时期前途光明，但一场腺热让她错失了参加2006年墨尔本英联邦运动会的良机。
2007年，她搬到堪培拉，加入澳大利亚体育学院，但疾病再次困扰着她。在接受肠套叠修复手术
后，库茨康复并于2008年首次入选奥运代表队。2009年，由于首次手术出现并发症，库茨再次
接受了腹部手术。（澳大利亚奥委会，2012）

林奇：澳大利亚社会的游泳教育

教师：游泳经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游泳经验有限

国际体育与社会杂志

之所以回顾艾丽西亚和艾米莉的故事，是因为她们已经达到了游泳的巅峰，并将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伦敦奥运会。她
们都克服了重重困难，拥有极其支持和理解她们的家人，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艾米莉当时只是个在游泳池边玩耍的蹒跚学步的孩子，但她却固执地决心要跟上哥哥汤姆和杰克逊的步伐，不仅在
游泳池里，而且在各种体育活动中也是如此。”（Magnay  2008）。

母亲朱莉·库茨独自抚养艾丽西亚和她的两个哥哥，她倾尽所有，为艾丽西亚创造一切发挥潜能的机会，每天早晚都开车
送她去训练，这几乎成了她每天的例行公事。“作为单亲妈妈，我当时经济非常拮据，但戴夫从未要求妈妈支付我的课
程费用。”（格罗塞蒂，2012）。无论身处伦敦何处，艾丽西亚的故事都如同童话般美好。

水上运动中心和她的才能都得到了现任澳大利亚游泳协会主席的培养。

巧合的是，大约就在这段时间，约翰·西博姆和妻子凯伦从南澳大利亚州的阿德莱德搬到了昆士兰州的布里斯班。
1996年，约翰在昆士兰州澳式足球联赛的梅恩老虎队担任我的澳式足球教练。约翰本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球员，曾
代表格雷内尔格老虎队参加过319场南澳大利亚国家足球联赛（SANFL）的比赛，其中包括1985年和1986年的SANFL
冠军。凯伦也是一位运动健将，曾代表南澳大利亚州参加州级联赛的篮网球比赛，同时也是一位游泳爱好者。“凯伦在
20多岁时重拾游泳，在她辉煌的州级联赛篮网球生涯之外，她还从事冲浪和海洋游泳比赛。”（Magnay  2008）。凯伦
目前在布里斯班的纳吉学院兄弟游泳俱乐部担任游泳教练多年。约翰和凯伦育有四个孩子：汤姆、杰克、艾米丽和威尔。
艾米丽是她们唯一的女儿，她将成为艾丽西亚的队友。

艾米莉的游泳生涯始于婴儿时期。她三岁时，全家搬到了布里斯班。我记得她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有时会在
足球训练前后跟在约翰身后。凯伦也同样描述了她早年在游泳池的经历。

2008年北京奥运会上，年仅16岁的艾米丽是队中最年轻的成员，她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力赛中夺得金牌，并
在女子100米仰泳比赛中获得第九名。随后，她在2010年德里英联邦运动会上斩获八枚奖牌。虽然成为奥运游泳冠军需
要付出牺牲、投入、努力和奉献，但这对于许多怀揣梦想的游泳运动员来说并非易事。约翰坦言，艾米丽的游泳天赋遗传
自她的母亲。“我以前游泳很差劲，问问我以前的队友就知道了。”（霍姆弗雷，2012）凯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游泳教练
和教师，她了解孩子们能力的差异，并懂得如何鼓励每个人尽力而为，并从中获得成就感。  “我们还有其他孩子，他们
都在各自的领域里尽力做到最好，这不仅仅是关于艾姆或者游泳的事。我们确保她明白，无论她14岁时是否创造了世界
纪录，或者表现如何，她都是一个很棒的人。”（沃伦  2012）

在伦敦奥运会上，代表澳大利亚参加男子100米仰泳比赛。

并非每个孩子从小就接触游泳，也不是每个孩子都有专业教练的指导，更没有天赋去体验奥运会等精英级别的比赛。

与艾丽西亚和艾米丽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孩子由于对水的接触非常有限，因而对水产生了恐惧。在某些情况
下，这种恐惧会通过父母传递给孩子，而父母自身对水的了解也十分有限。

她们每天要进行数小时的训练��每天两次泳池训练，以及其他力量和有氧运动。这段反思凸显了这两位年轻女性都曾
是普通的小女孩，如果不是从小接触水，她们的游泳天赋或许永远不会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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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游泳机会

林奇：澳大利亚社会的游泳教育

95%的孩子都拥有与那位从波兰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四年级孩子类似的游泳机会。我观察到许多孩子对水有着真
切的恐惧，这种恐惧往往源于父母。我之前的经验、游泳教练的知识以及相关资源，帮助许多孩子和老师从中受益，
让他们在水中变得自信且熟练。看到孩子们，无论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如何，都能安全地享受水上活动，获得他
们父母往往没有的机会，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在游泳课上，我发现很多孩子的水性都远胜于他。看着这个小男孩费力地进入泳池，更别提把脸或头浸入水中，我
感同身受。当时我并非游泳教练，对正确的游泳技巧也并非十分自信，但我拥有他在这个早期阶段所需的知识、时
间和鼓励。每周我都会陪他去泳池，教他一些我和游泳教练一起制定的基础练习，他的进步令人惊叹。这段经历激
励我去学习游泳的基础知识，不久之后，我便完成了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ustswim）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培训
课程。

我记得我教过的一个男孩，也是四年级的，就在艾丽西亚之后不久，他家刚从波兰移民到澳大利亚。尽管当时
有一个“初学者”小组，

成为一名合格的游泳教练需要参加一个周末课程，并在泳池边进行20小时的辅助实践。这些实践是我在学
校游泳课上帮助一些水性较差的孩子积累的。我的游泳技术知识得到了巩固，对游泳技术的理解和运用也显著增
强。我热爱运动和体育活动，喜欢在水里或水边玩耍，但最终我掌握了正确的知识，能够更好地帮助我照顾的小学
生。在帮助孩子们并见证他们的进步的过程中，我开始真正相信课堂教师能够带来改变。凯伦·西博姆也表达了类
似的观点，她建议未来的游泳教练不要“因为自己的游泳水平而却步，因为在很多工作场所，游泳水平几乎无关
紧要；你会学到教什么以及如何教。重要的是你热爱和孩子们在一起。”（《澳大利亚休闲管理》2010）

融入体育教育之中。“研究表明，小学自身无法提供高质量的体育教育体验，而中学体育教师的介入可能为时已
晚，无法对大多数孩子的能力、认知和动机产生影响。”（Kirk  2005,  240）。因此，我决心与体育系合作，确保这
些课程得到充分利用。

迄今为止，本文的叙述揭示了作者坚信所有儿童都应享有包容性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这种信念通过理解作者
的个人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体验而得到强化，这正是自传式民族志定性研究的独特之处。如果没有这种信
念，接下来要探讨的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社区推广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的途径将无法实现。研究表
明，合作能够促进身心健康。

2007年至2009年，我在卡塔尔（中东）的一所英语国际学校任教，该校约有1200名学生。这所学校的学生来
自32个以上的国家，虽然学校本身并非宗教学校，但大多数学生来自伊斯兰国家。我当时是学校高级管理团队
（3‑18岁）的成员，并担任基础阶段和第一阶段（3‑7岁）的负责人，负责约410名学生。卡塔尔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虽然与澳大利亚类似，人口都居住在沿海地区，但在水上运动和游泳规范方面，两国有着截然不同的文化观念。作
为幼儿部负责人，我负责学校的课程，包括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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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全、愉快、高质量的游泳课程学习游泳知识。

此外，Whipp、Hutton、Grove  和  Jackson  (2011)  发现，教师与外部提供者（在本例中为职前教师）合作，与对体育活动（游
泳和水上安全）价值的积极看法相关，使教师能够建立信心，并且压力较小。

在莫纳什大学的小学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中，选择体育教育专业或选修EDF2611“体验水上环境”课程的教育系学生，必
须在完成该单元学习前持有有效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资格证书。这是维多利亚州教师协会（VIT）（VIT  2008）对小学体育
教师注册的强制性要求。吉普斯兰校区的该单元此前要求学生自行完成游泳和水上安全认证，并提交资格证明。2011年第一学
期，该单元的研讨课程（每周2小时）经过精心重新设计，旨在建立大学单元目标与注册培训机构（RTO）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
能力单元之间的衔接。

参与活动应“重视并鼓励利用个人、社会、社区乃至全球的资产和资源”（Macdonald  2013）。此外，游泳和水上安全领域尤
其提倡合作（Larsen  2013）。然而，此类合作关系涉及诸多动态因素，包括需要克服的障碍。

该项目涉及澳大利亚注册培训机构  (RTO)、当地医疗机构（当地休闲体育中心）、场地聘用的外部游泳教练、当地小学和
莫纳什大学之间的合作。通过为大学生提供“实践性”的教学体验，随后举办的研讨会使得来自吉普斯兰地区（DEECD  2011）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当地小学生能够免费获得高质量的游泳课程。这尤其意义重大，因为农村学校开展水上活动最为困难
（Peden  et  al.  2009），而这些孩子原本无法接受游泳课程。

‧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  (ASCTA)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

‧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  (Austswim)  为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提供的培训

有两个机构提供了合适的课程，包括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课程及相关资格认证：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Swim  Australia，简称ASCTA）由联邦体育和娱乐部长于1997年创立，旨在帮助澳大利
亚充分发挥“学游泳”项目的潜力。ASCTA是一个非营利性会员制组织，致力于培养世界一流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以及最优
秀的游泳教练（ASCTA  2011）。

Austswim与澳大利亚游泳协会（Swim  Australia）、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RLSSA）和澳大利亚冲浪救生协
会（SLSA）保持着密切的理念和工作关系（Austswim  2009）。我曾参加过Austswim的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并亲
身感受到了该课程带给我的益处。然而，与澳大利亚游泳协会不同的是，有人指出“Austswim垄断了游泳和水上安全
培训市场超过25年，并且是唯一获得政府资助的机构。Austswim每年获得超过30万澳元的联邦政府拨款，总营业额达
300万澳元。”（Gosper  2012）。我们联系的第三家机构是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RLSSA），该协会在维多利亚州
被称为维多利亚州救生协会（Lifesaving  Victoria）。维多利亚州救生协会提供的游泳和水上安全相关课程包括：
Keep  Watch（保持警惕）、Swim  and  Survive（游泳与生存）、Bronze  Medallion（铜牌救生员）、Junior  
Lifeguard  Club（少年救生员俱乐部）和Grey  Medallion（灰牌救生员）。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的目标是让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能学会游泳并掌握水上安全技能。

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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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RTO）

SRC  AQU  0010B

国际联合会

大学生的费用

在选择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时，我们考虑了课程质量（安全性、保险和注册认证）、成本和合作潜力。虽然SAT和Austswim
的课程都获得了国家认证，但对比两者（表1）后，ASCTA的课程优势尤为突出，包括：国际认可；国际游泳教师协会联合会（IFTSTA）
认证；费用不到SAT的一半；有效期更长。此外，Karen和Emily  Seebohm都是合格的会员，并积极推广澳大利亚游泳教师协会
（Swim  Australia  Teacher）。正如Karen所说：“我教游泳已经很多年了，我都不想再细说了。我享受其中的每一分钟。看到孩
子们取得各种进步，并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仍然感到非常激动。作为一名家长，我也深知孩子们在水边安全的重要性。”（澳大利亚
休闲管理，2010）

SRC  CRO  007B

_

已启动的途径包括为大学生提供获得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  (ASCTA)  颁发的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教师  (SAT)  资格证
书、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  (RLSSA)  铜牌救生员  (BM)  资格证书以及  RLSSA  复苏  (RE)  资格证书的机会。通过成为维多利亚州救
生协会的认可服务成员，作者获得了认可  BM、RE  和铜牌救援  (BR)  资格证书的资格。

（SAT）

100美元

SRC  AQU  003BSRC  AQU  003B
SRC  AQU  008B

供应商要求的最低成本

游泳教练和

SRC  AQU  0011B
SRC  AQU  013BSRC  AQU  013B

澳大利亚游泳教师

100美元

4年

课程

RTO20948

215美元

澳大利亚游泳

（IFTSTA）

SRC  AQU  0010B

3年

SRC  AQU  008B

SRC  AQU  0011B

教师协会）

国家认可

游泳和水上安全

能力单元

有效期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

国际认可

表1：各供应商之间的比较

我们与相关机构展开了沟通，并预期他们与莫纳什吉普斯兰大学在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方面有着相似的愿景。ASCTA  和  
RLSSA  的回应非常积极，为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显然，ASCTA  和  RLSSA  非常重视推广游泳和水上安全的机会。这些
机构的工作人员迅速行动，确保课程准备工作全面到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两家机构都展现了灵活的态
度，并为课程提供了大幅折扣，使大学生能够负担得起。

215美元

RTO  104975

注册培训
ASCTA（澳大利亚）

游泳教师协会

SRC  AQU  009BSRC  AQU  009B

SRC  CRO  007B
（澳大利亚政府  201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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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和水上安全知识在剩余的教学阶段持续进步。
此外，它还建议“提高他们的水上安全和生存技能”（AEC  1994，30）。

该项目特意选择小学低年级儿童作为目标群体，因为学前班和小学低年级是儿童学习和提升运动技能的最佳时
期（Branta  et  al.  1984;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2;  Espenschade  &  Eckert  1980）。此外，早期阶段
的训练对技能的习得影响最大，因为没有这一基础阶段，就不会有中期或后期阶段（Kalinowski  1985）。Kirk（2005）
认为，早期学习经历对于持续参与体育活动至关重要，而目前只有部分人群能够在学校和体育俱乐部获得高质量的早
期学习体验。特别是，与来自较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儿童相比，来自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青少年更容易错过高质量的早
期学习经历。如前所述，对于参与游泳项目的当地小学低年级儿童来说，这是他们唯一一次接受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
的机会。

学生必须持有有效的复苏术证书才能获得澳大利亚游泳教练资格，这也是该课程的一个学习途径。

游泳和水上安全在现行的澳大利亚国家课程文件《澳大利亚学校健康与体育教育声明》（澳大利亚教育委员
会，1994  年）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学校教育伊始便有所体现；A  级：

学生学习划水、踩水、漂浮和划水等生存技巧，并培养仰泳、侧泳等长距离游泳技能，展示手臂动作、踢腿和
呼吸模式。(AEC  1994,  27)

在B级（小学高年级）范围内，该声明表达了：

学生参与水上活动以培养自信心和技能。他们能够安全地入水和出水，在齐腰深的水中游动，潜入水中取回
物品，借助辅助工具漂浮，并在齐胸深的水中以俯卧、仰卧或侧卧的姿势划水前进。(AEC  1994,  20)

皇家救生协会（RLSSA）的“游泳与生存”（Swim  and  Survive）全国游泳项目符合课程大纲，并被用作社区
游泳课程的框架。“游泳与生存”项目于1982年启动，需求量极大，仅在头两年就颁发了100万个奖项。迄今为止，据估
计已有近1000万澳大利亚人参加了皇家救生协会的“游泳与生存”项目，“在此期间，5至14岁年龄段（该项目的目
标年龄段）的溺水事故减少了75%”（RLSSA  2011）。“游泳与生存”项目旨在确保儿童在人生的关键阶段都能持续
掌握游泳技能。

Zeichner  将共享伙伴关系知识和协作的环境描述为“混合空间”。这种学习和教学策略得到了莫纳什大学教师教
育项目的支持。

此外，有人认为，以“学术、实践和社区专业知识之间非等级化的互动”（Zeichner  2010，89）为基础的学习环境，能够
为职前教师提供更广泛的学习机会，从而增强他们的准备。

美国国家体育教育教师教育高级标准认可为师范生提供“动手实践”的学习和教学经验，让学生与当地小学的
儿童互动。该高级标准文件指出：“这种内容知识与教学知识的融合，有助于教师候选人发展、应用和交流其教学内容
知识（PCK），进而提升候选人的专业技能，并促进学生的学习。”（美国国家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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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林奇：澳大利亚社会的游泳教育

（沃伦·库诺，2011年2月2日致作者的电子邮件）。一位拥有多个教育学位、15年中小学全职教学经验、2年高等院校全职
教学经验且目前持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讲师，竟然还需要额外付费完成进修课程，以证明他能够达到培训与评估四级证书
的各项能力要求，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学习如何教游泳，并有机会在实践中教孩子们游泳。

教育专业学生反馈。2011年第一学期EDF2611“体验水生环境”（吉普斯兰）课程教学单元学生评价（SETU）的最佳方
面包括：

我们学到的所有知识都与小学教学相关（这在过去两年的体育课上都没有涉及）。单元协调员的讲解和教学
非常棒，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经验等等，而且他非常努力地帮助我们成功完成所有任务。（苏珊·肯顿，2011年9
月2日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1600美元。然而，来自各利益相关方的反馈表明，这种努力得到了赞赏。根据教育专业学生参与者在SAT学生评估摘要中表
达的反馈，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SCTA）首席执行官（CEO）对项目协调员表示赞扬（Ross  Gage，2011年6月24日致作者
的电子邮件）。

当地小学的孩子们很高兴能接受教育系学生的指导。家长们也前来支持孩子们，老师、助教、家长和孩子们都对课程
表示感谢。一位老师写道：“我的孩子们游泳课玩得非常开心。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样，以后如果需要孩子方面的帮助，
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非常乐意帮忙。”（凯特·米切尔，2011年7月23日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在吉普斯兰社区内建立联系和开展合作需要时间、个人技能和努力。作者需要满足游泳课程讲师的要求，才能为大学
生颁发游泳和水上安全资格证书。任何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讲师都必须持有培训与评估四级证书（TAE40110）。

一般来说，是为了享受在水中及水边进行的安全体育活动。
本文讲述了作者的游泳经历，以及她如何指导来自不同背景、游泳能力各异的儿童学习游泳。文章总结道，儿童时期是

培养他们安全参与水上活动的最佳时期（RLSSA  2010），因此，小学和教师必须重视自身在水上安全教育中的作用，以及
他们对儿童的潜在影响。

作者坚信应该为所有儿童创造游泳和水上安全方面的机会，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他克服重重障碍，开创了这一社区
先河。该项目汇集了多个合作机构，旨在帮助大学生、小学生和学校教师提升游泳和水上安全能力及信心。

在2012年伦敦奥运会前夕，本文肯定了澳大利亚在游泳领域取得的成就，并深入探讨了这些卓越成就背后的原因，着重分
析了基层游泳和水上安全问题。作者分享了他关于游泳和水上安全的“故事线”，从中引出了人人享有机会的主题：为未
来的奥运冠军、下一代像艾丽西亚·库茨和艾米丽·西博姆一样的游泳健将，以及所有儿童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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